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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成功运通的高堰铁犀
□何美红

当年捕鱼用“鱼簖”
□杨汉祥

丁所老街
□程太和

由张謇主导的这一行动可谓理由充分，程序合理。但因当地乡民的迷信和
谣言，如若执意运走，这一突发情况极有可能会演变成一起群体性事件。可见，
就此中止起运铁犀，实属不得已而为之的应急之举。

谈及中国早期博物馆事业，由
张謇创办的南通博物苑是最为浓墨
重彩的一笔。自1905年创建之日
起，在“謇家所有，具已纳入”的同
时，张謇凭借其广泛的社会关系，通
过各种渠道广征博采，以丰富苑
藏。他平时也是非常有心，不放过
一件可能的藏品。如1906年，专门
请人运回弃于常熟福山江干的珠媚
园旧物美人石和其他大块宣石，“度
置苑内”；1912年，“与（刘）厚生同
至天坛，拾黄绿二瓦而回”，带给苑
中；1908年，“与穆抒斋讯，求奉天
博物品之动物”；连张孝若赴青岛求
学时，张謇也不忘令其注意为博物
苑收集藏品……无不令人感受到他
的文物意识之强烈，经营博物苑用
心之良苦，他于此所表现出的独特
鉴赏力也令人钦佩。而且，因其地
位与社会影响，但凡张謇属意的东
西，多能顺利入藏博物苑。但鲜为
人知的是，他在110年前欲将高堰
铁犀运至博物苑作为藏品的计划却
功败垂成，以失败而落幕。

铁犀，俗称铁牛。据记载，从宋
朝开始到清代，黄河屡屡决堤，夺淮
入海，给淮河中下游人民带来深重
的灾难。“前清康熙时，江北黄河为
患”，河道总督张鹏翮依照明代刘基
的做法，于康熙四十年（1701）铸造
铁水牛十六只，分置黄、淮、运河的
高家堰等险工险段，藉以镇堤防浪。

说到淮河或高家堰，张謇与其
有着颇深的渊源：1879年，在其己
卯科优贡卷《策问（江苏水利）》中就
有“淮、扬以洪泽为腹，而高堰最上
之处则咽喉也”等句；1904年，他上
书《请速治淮疏》，呼吁治理淮河；
1906年，两江总督端方应张謇请求
设导淮局于清江浦，张謇在担任导
淮局总参议后，即派员从事测量工
作；1907年，发表《议办导淮公司纲
要》，积极筹资开展“导淮”准备工
作；1909年，时任省谘议局议长的
张謇在清江浦主持设立江淮水利公
司，后于1911年改组为江淮水利测
量局，“并遣南通、河海工科学生，分
班测绘成图，成绩差著”；1912年4
月，又“由张謇派测员三班，偕美工
程师继续测量”；到1913年张謇担
任新成立的“导淮局”督办，继而出
任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后，
更是加大导淮力度，并曾实地勘察
指导治淮。查《张謇全集》，其中对

“洪湖大堤（即高家堰）”“高堰”等也
多有记录。

民国前后的淮河铁犀，因河道
变迁，“铜驼荆棘有年”，一片破败景
象，其“镇水功能”亦已不被认可。
一直致力于此地导淮的张謇获悉
后，立刻意识到可“运取其一，陈列
南通博物苑，不过藉作河工纪念”。
于是，在请示了时任省民政长（省
长）后，由省长转令铁犀所在地清河

县（1914年因与直隶省清河县重
名，改名淮阴县）知事，选取了其中
的高堰铁犀一只，“并嘱导淮测量局
协同照料”。在一系列前期准备工
作基本就绪后，张謇派人于1913年
7月2日前往高堰（在今淮安市淮阴
区高家堰镇境内），准备将铁犀运至
南通博物苑。

经查，江苏省时任民政长（省
长）应德闳（1876—1919），字季中，
浙江永康人。光绪丁酉年（1897）
举人，曾任淮安知府。1912年就任
江苏省首任民政长（省长）。1913
年严查宋案后发表《程德全、应德闳
宣布宋教仁案证据通电》，旋因遭袁
世凯迫害而潜心佛门，不久含恨而
逝。而时任清河县知事为徐钟令，
为淮阴当地人氏。辛亥革命后成立
国民议会，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
统，徐钟令即为国民议会中的11名
江苏省代表之一，随后任清河县知
事。1915年至淮属阜宁等地办理
垦务。张謇任运河督办时，徐为工
程局总务科长。史料显示，徐钟令
曾受张謇委派，于1919年12月入
京协调有关工作。1920 年 2月，

“张謇与徐钟令议商筹建督办局事
宜”。此外，《张謇全集》亦收有
1921年《训令总务科科长徐钟令
文》。1923年，徐因治水有功，被总
统授予四等嘉禾章。

但意想不到的是，正待装运铁

犀之时，“忽有数百乡人围绕铁牛，号泣
诟詈。询之，知乡人子幼时多拜寄铁牛
为干爷，朔望焚香顶礼，敬如神明，历久
相传，或祖若父。拜祭者则以牛子牛孙
命名，以为此牛一去，失所凭依，祸且不
测。”“又有谓此牛内有乌金，价值巨万，
必为奸人图利私售。”因突然遭遇当地
百姓阻拦，运送铁犀往通之事只能就此
中止。

综上所记，由张謇主导的这一行动
可谓理由充分，程序合理。但因当地乡
民的迷信和谣言，如若执意运走，这一
突发情况极有可能会演变成一起群体
性事件。可见，就此中止起运铁犀，实
属不得已而为之的应急之举。

如今，这尊饱经沧桑的铁犀被重新
安置于洪泽湖大堤之上，除脊、腹部有
洞，牛角残缺，体表稍有锈蚀外，整体仍
较为完好，铸于牛身肩肋处的阳文楷书
七言铭文仍清晰可辨。高堰铁犀为卧
伏式，造型逼真，雄健传神，屈膝昂首，
怒目圆睁，大有“翘首茫茫湖天，欲吞万
顷波涛”之势。1982年，该铁犀被列为
省级保护文物。2006年，铁犀所在的
洪泽湖大堤（亦称高家堰）被国务院公
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回顾百十年前的这件轶事，虽感喟
于未能如愿将铁犀运藏于博物苑，但纵
观此事经过，无不体现出张謇对博物苑
建设与发展而殚精竭虑的拳拳之心，亦
可知状元公当年办事创业的艰辛与不
易，令人对先贤更增景仰之意。

过去有一种比较原始的捕鱼工
具“鱼簖”，如今几乎绝迹了。三四
十年前，这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捕鱼
工具，几乎随处可见。

鱼簖由细竹排、木桩、提笼等
物件组合后插入河中，形成一排形
似水中的竹篱笆，其作用是拦截河
中过往鱼虾等水生物，并有效将其
捕获。从事这一营生的人家最起
码要具备四个条件：一是住宅必须
紧靠河边，这样才能方便日常维
护，随时从中取获各类鱼货；二是
选定的河道必须是活水，河中野生
鱼、虾、蟹之类也要多，否则投入后
则少有产出；三是家中要有一定的
经济条件，因为插簖所需不少毛
竹、木桩、铁丝、棕绳，包括大木盆
或小木船等物件，而购买这些物件
都要花钱；四是家中必须有至少两

个壮劳力，因为要经营好鱼簖，必
须有足够的人手。

安插鱼簖之前，先在河道两岸
间的水中每隔三米左右打入一根
手臂粗的木桩，接着把用细毛竹条
与棕绳编成的一块块竹排，按木桩
的线路依次插入河底淤泥中，同时
将其与木桩紧靠并绑牢。至于所
插的竹排要略高出水面，否则就起
不到拦截作用。至于插入的竹排
每隔一米左右要留出一个尺把宽
的空当，然后把准备好的竹提笼嵌
入空当，并用铁丝将其与竹排固
定。竹提笼用竹篾编成，形状像加
长型的一只大鱼篓，其最宽处直径
一尺左右，高度跟竹排一样。另
外，在提笼前后两面各锯开上下两
个直径为半尺左右的圆口，其中下
边的两个圆口必须在提笼最下端

（主要为引诱螃蟹爬入），然后把一
个竹漏斗状的竹篾编织物插入该
圆口，而这竹漏斗的上口要对外并
全部没入水中。被拦截的鱼、虾、
蟹之类到了竹漏斗上口边，便误认
为是出口，很容易通过竹漏斗上口
进入提笼，由于竹漏斗下口狭小又
有一些弹性，鱼、虾、蟹之类穿过竹
漏斗下口进入了提笼，就再也逃不
出来了。

除了平时养护鱼簖，主家得定
时划着大木盆或小木船去各个提笼
处收取鱼货，一般每天一两次。收
取时先把固定提笼的铁丝松开，将
提出水面的提笼倒扣在大木盆里或
船舱里，然后将提笼轻轻往上一提，
里边的鱼、虾、蟹之类就从提笼上口
全部倒出。提笼清空后，再嵌入原
处并固定好。当全部提笼倒过一

遍，就可以满载而归了。
鱼簖一般都插在不通船只的河道

上。如果要在通航的河道上插鱼簖，必
须按有关部门规定，在河中央留出一段
可容纳一条船过往的空当，这里不打木
桩、不插竹排，只是紧密地插上一排弹
性十足的薄毛竹片，在水下能起到阻挡
鱼虾的作用。当船只通过时，这些毛竹
片就被压入船底，等船通过后才恢复原
状。机帆船通过时也是如此，但船主一
定关停船上机器，否则既会损坏毛竹
片，也会损坏船底的螺旋桨。

由于各地水产品养殖业兴起，河中
野生鱼、虾、蟹之类逐渐减少，加上人们
捕捞工具和方法日趋先进，加上各地交
运、水利等部门不允许在河中私筑各种
影响航行与水流的设施，鱼簖变得越来
越少，最终被彻底淘汰。如今，即使在
我们通东农村，也不见鱼簖的踪迹了。

提起丁所老街，那还得要从丁所的地名说起。据《海安县地名
录》等资料记载，丁所原称“村甸”，东首有一座小石桥，桥口住了一户
姓丁的，人们习惯叫丁家桥。后来，石桥旁又建了一座哨所，人们称
之丁家哨所，简称“丁家所”，再后来，丁家所又简称为“丁所”。

丁所，算不上水乡，但与水乡的环境大致相当。串场河（今称“栟
茶运河”）横贯全境。河南竖街东西两侧有东虹桥河、西虹桥河；河北
横街自东向西有塘巷河、刘井河、老农具厂河。老街呈“丁”字形。河
北的横街沿栟茶河而建，彰显水乡特色。临河一侧房屋紧挨河边，屋
基沿岸线向下开挖较深，用青砖逐层向上垒砌，保证屋基足够牢固结
实，以抵御河水侵蚀。房屋多为青砖小瓦，也曾经有极少的青砖草盖
屋。青砖小瓦系集镇周边的小土窑烧制。老街道中轴线为麻石板铺
设，两旁铺设青砖。在麻石板和青砖铺设的道面上，可见多年留下的
踩踏痕迹，行走在上面，让人有跨越时空的历史感，引发人的沉思，把
人带回那遥远的时代。

听老人们说，在东西街（横街）东头，原有一座过街楼。过街楼
建于清朝末年，楼主人姓薛，其子有当地方官的，也有做生意的，家
底殷实，因与邻居有隙，欲与邻居比高低，而建造此楼，让行人从他
家底下经过。过街楼周边有几家店铺都是姓薛的。1938年 5月
26日（农历四月二十七日），侵华日军从如皋北上侵犯丁所，国民
党驻军保安二团（即后来的“江苏省保安一旅”）一个连在丁所抵
抗，打死打伤几个日本兵。日军当即从如皋城增兵100多人，对丁
所展开猛烈炮火攻击。国民党地方军终因力寡势单被迫撤退。日
军攻占丁所后在镇区烧杀抢掠，杀害了许百才、李长银等72人，烧
毁沿河两岸店铺、民居970余间……过街楼也未能幸免。新世纪
初，海安水利部门对栟茶河丁所集镇地段进行驳坡改造，河底裸露
后，人们竟发现河底有一个像小煤气罐一样的炸弹。一位姓任的
老店员说，这就是当年日军飞机飞掠时扔下的“哑弹”。日军侵占
丁所后，在丁所建立了“维持会”，随后，又建立了伪政权的“丁所区
公所”。

1938年丁所沦陷前，属如皋县管辖。上世纪30年代前后，如皋
县国民党县党部中的执行委员有4人是丁所人，分别是季瞻北、俞时
中、季定远、钱子植。1929年国民党如皋县党部在丁所成立第三区党
部，后来曾任江苏省保安一旅旅长兼如皋县县长的薛承宗（丁所镇东
南乡李家庄人，今属如东县袁庄镇赵桥村）是区党部执行委员。

丁所还曾是苏中公学分校诞生地。1945年10月，中共中央华中
分局在丁所设立苏中公学分校。学校由原苏中三、四分区两所专门
学校合并而成，以中队形式分为7个教学单位，下设若干学习小组。
校长是吴天石、副校长陈枕白，以及教务主任裴定、总务主任冒进、图
书阅览室主任李敬仪。苏中公学分校校部设在丁所镇河南竖街西
侧，各队队部及所属小组散居在街道两侧平房内。吴天石校长一家
与陈枕白副校长住在竖街南边的何中华家（即何万盛粮行）；竖街西
北角的一家老油坊借着大会堂兼饭堂。学员主要来源：一是来自苏
皖一专区县区选送的干部与社会进步青年；二是按照《双十协定》苏
南地区北撤的科、区级干部；三是蒋、汪两集团起义投诚和反正的青
年军政人员。1946年6月，首期学员结业分配，走上新的战斗岗位，
为大江南北的解放肩负起新的使命。

丁所镇区内曾设11个保，人口稠密，居住集中，百业俱兴，街市繁
华，店铺林立，生意兴隆，客流不断，早时就成为如皋东北乡区域商贸
中心。王万隆烟行（刨烟店）是老街品牌老店，该店历史悠久，“旱烟”
加工精细，原料考究，闻名苏中。胡恒茂五洋杂货店、任庆余绸缎布
店，各拥有雇员数十人。石桥河南的季德庆槽坊，祖传独创佳酿冰雪
酒，畅销如皋、南通、海安、东台、盐城等地，在苏中地区享有盛誉。老
街上还有更多的手艺人与能工巧匠，他们肯钻研，能吃苦，谙技艺，驾
轻就熟，得心应手。

改革开放后，丁所老街业态逐步向镇西转移，现时留住老街的多
为老一辈创业者，他们的青春奉献于老街，晚年安于老街。令老辈们
得以慰藉的是，新一辈不负其托，发扬创业精神，与新时代同频共振，
老街基本上得以重新修复。

俞曲园与朱兆蓉
□彭伟

如皋籍篆刻家朱兆蓉，宦游浙地，交游甚广，可谓“往来无白丁，
谈笑有鸿儒”。俞曲园便是朱兆蓉的师祖与好友。俞樾（1821—
1907），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人，文学家、经学家、书法家。

俞曲园与朱兆蓉结识于 1892 年。俞樾有文为证：“岁壬辰
（1892），朱子芙镜奉其师王梦薇手书过谒。右台梦薇，余弟子行也。
尹公端人，取其友必佳士，因留榻山中，与共昕夕。时余方辑《东瀛
诗》，夜灯谈艺，取海内骚坛品题之。”

王梦薇是俞曲园钟爱的弟子，两人相识诂经精舍，结为师徒。梦
薇早逝，俞樾扼腕叹息，犹忆梦薇于西湖结琴社，弹古琴。朱兆蓉又
是王梦薇的弟子，两人同好琴艺。朱兆蓉手持先生手示，得以识荆，
因为受俞樾奖掖，暂居俞楼，与老人秉烛夜谈，探讨诗词。

数年后，俞樾又为朱家汤夫人（即朱兆蓉生母汤笲，死于1896
年）作传，两人情谊渐深；俞樾便向朱兆蓉出示孙女遗稿，恳请朱夫人
题咏。庚子年（1900），俞樾八十大寿。朱兆蓉、包兰瑛联句三十四
韵，集成《寿俞曲园太夫子八十》，敬献老师，赞扬俞氏才华超越元稹、
白居易。俞樾读毕，格外愉悦，肯定此作“词旨茂美，如江上晚霞，时
现金色”，又将其诸多荣耀，一一包举。

光绪三十二年（1906），朱兆蓉前往北京，绕道苏州，拜见俞樾，出
示其妻《锦霞阁诗词集》，恳请俞氏点定。是年孟冬月，俞樾不顾高
龄，搦管于春在堂，作《锦霞阁诗词集·序》。数月后，俞樾离世。两人
前后相交约18年。

老早南通城乡都是私人建的厕
所，农村多是简陋的芦苇帐搭的“屎
间棚子”：没有门，顶多有个草帘挡
挡，基本上是一个座位，更不分男女
厕，男人小便则在座位旁边凹槽流
入。城里亦然。“过去的官府不为百
姓设公厕，只有私厕公用。清末民
初一担粪要值一角银币，厕主颇有
收入，于是许多人家把家厕改为内
外各半，有点像现在的破墙开店，街
巷里的茅厕一多，城市的卫生状况
便更糟了。”（孙模《读雪斋文选》）

“南通在民国初年便有了公共
厕所，这对全国应算‘领先一步’
的。1915年1月30日，‘南通城区
第一高等公厕’建成，其位置约当
今市民广场西南边缘，当时警察事

务所所长杨薇生还特地邀请县长
储南强及地方绅士前往参观，据说
诸公‘ 如厕浏览 ，莫不啧啧称
善’。”（琅村《南通早期的公共厕
所》）用惯了脏臭的“屎间棚子”的
老南通来到干净的公共厕所，无不
赞赏这是江海大地卫生事业的飞
跃，当然也有许多人还一时不能适
应。“公共厕所男女分间，改变了以
往共用一位的状况。然而实行之
初，有些人尤其是农民对此不熟
悉，经常搞错，于是管理当局采取
了一些措施。《南通新竹枝词》里有
一首专咏此事，读来可发一笑，诗
云：‘短屋平分门半栓，内容布置实
完全；阿侬不解公坑例，误入其中
罚一圆。’”男女厕所分间、走错了

要罚款一元，这小小的改变让南通
卫生事业跨出了一大步。

张謇先生不但大力发展南通
工农商学，也很注重教育卫生事
业。在通州师范开学前一天，做事
笃实、反对马虎的他还亲自布置学
校厨房和厕所，对厕所的尺寸和用
料都有具体指示，并亲自监督，凡
每次来校视察，必定也要查看学校
的厕所。

2000 版《南 通 市 志》载 ：
“1950—1951年市区……取缔不卫
生私人厕所412座，改良厕所1092
座。”“1953年，……取缔不卫生厕
所、露天粪缸、小便池，同时对城郊
2015座厕所，定期灭蛆灭蝇。”上世
纪五十年代末，我家的简陋私厕被

拆除；而我家对面、环城东路的耿姓酒
坊家厕所大，改为在马路边开两门洞
（无门遮挡），分男女用的两间，各有木
座位洞三个，墙外两门之间下面砌有一
尺多见方洞口，供大家倒尿壶、马桶中
的粪便用。私厕成了公共厕所后，也成
为邻居见面最多的场所。

有位老南通写了篇妙趣横生的《公
厕颂》，文云：“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
阳为炭兮万物为铜。一炉而治兮渣滓
消融，乃如之人兮亦窃效其陶镕（引用
自两汉贾谊的《鵩鸟赋》）。有厕有厕兮
警局之东，锡予嘉名兮名之曰公，经营
缔造兮招徕出恭。天厕照临兮恶与人
同。耳赤兮面红，黄流兮在中，居士闻
木犀香否兮郁郁葱葱。愿一日三遗之
廉颇兮降生南通！”

南通早期公厕
□安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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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前，静卧于高堰渡口的铁犀

被重新安置于洪泽湖大堤的高堰铁犀 1913年 应德闳 1920年 徐钟令


